
青春里缺失的勇气
□刘雅涛 文/图

世上最爱的人
□周美 文/图

■家庭相册

■■青青春春岁岁月月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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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时 ， 她的鼻子常流血 ，
去医院看， 医生开了补血糖浆，
一种有铁锈味的黏稠液体， 她犟
着不喝， 母亲软磨硬缠失去了耐
心， 一巴掌挥了过来， 她绝望地
闭上了眼睛。 啪的一声好惊人，
却感觉不到疼， 睁眼一看， 是父
亲替她疼了。

12岁时， 她由老师推荐参加
镇上的语文竞赛， 父亲踏着露水
陪她去考场， 她在里面考试， 父
亲在学校前面的小桥上等她。 考
完后 ， 她兴奋地和老师对着答
案， 接过老师手里的面包， 大口
地啃着， 已然忘了父亲， 而父亲
正站在桥头， 一手拿着烧饼， 一
手端着茶缸等她。

23岁时， 她恋爱了， 对方当
时是一个穷教师， 跨县市的调动
让人望而生畏。 她忐忑地告诉父
亲， 父亲说女大不中留， 看好了
你就嫁吧。 调动时要缴教育局一
笔培养费， 她急得焦头烂额， 父
亲 把 一 张 发 票 交 到 她 手 里 ：
“5000元已经代缴了， 都是你存
下的工资。”

32岁时， 她出了第一本书 ，

父亲不知道一点消息 。 朋友帮
忙， 她回乡开讲座、 签名售书，
也只在当年的闺中好友那里吃
饭、 住宿、 应酬。 成功运作后 ，
她 回 家 给 父 亲 送 烟 ， 只 字 未
提。父亲看似随意地说起那本书，
说很多人和他提呢， 看得出他很
荣耀。

33岁时， 她的生活出了一些
问题， 心里充斥着茫然和无望，
成了一道跃不过的坎。 她知道自
己应该回家了。

家的抚慰无需言语 。 正值
夏收农忙 ， 父亲看着从天而降
的 她 ， 殷 殷 地 张 罗 着 吃 饭 ，
吃 过 饭 了 也 不 散 ， 喝 茶 ， 听
着不远处隆隆的收割机声， 父亲
对 她 说 ： “ 你 要 好 好 的 啊 ，
丫头 ！”

那双温柔手
□赵利辉 文/图

■图片故事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 但总会有一些小
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
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赵闻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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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委员晓梅姐
晓梅姐是咱们粉煤灰分工会

的女工委员。 她长得俊眉秀眼，
性格活泼热情， 做事雷厉风行，
很受大家欢迎。

说起来， 晓梅姐当这个女工
委员， 还真有些 “委屈” 她呢！
晓梅姐原是部门的统计员， 负责
报备品备件计划、 核算材料、 保
管等方面的工作。 那年， 老女工
委员即将退休， 部门需要一位细
心 、 能干 、 有组织能力的人接
替， 领导便找到了晓梅姐。 基层
女工委员的工作十分繁琐， 不如
统计工作技术含量高、 岗级高、
奖金高， 每月要少拿一百多块钱
奖金。 跟晓梅姐要好的人都劝她
别干 。 她考虑了几天 ， 跟大家
说： “再麻烦、 再艰难的工作也
得有人干。 别人不愿干， 那我来
干吧！”

晓梅姐当年 “走马上任” 后
接到的第一份 “活儿”， 就是组
织分工会职工参加义务献血。 她
一个班组一个班组的宣传， 征求
职工意见， 梳理汇总。 接着， 她
又从网上查找了关于献血的注意
事项， 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

义务献血那天， 她早早赶到
会场， 帮助血站工作人员安放设
备仪器、 核对信息、 观察献血人
员的身体状况、 为他们冲奶粉或
糖水 ， 一遍遍叮嘱 ： “注意休
息， 不要劳累， 补充营养。” 忙
得满头汗珠。 等参加献血的职工
都安全离开， 她最后一个坐在了
献血的座位上……

打那时起， 她每年都要参加
一次义务献血活动。 在她的带动

下， 咱们分工会的职工也都积极
参与。

每年 “三八” 妇女节， 分工
会都要举办活动庆祝。 晓梅姐积
极策划， 举办了卡拉OK对抗赛、
美丽健步走、 厨艺展示、 化妆礼
仪讲座等大家喜闻乐见的活动。
有一年， 她策划了一个 “巧手比
赛”， 受到女职工的积极响应和
热情欢迎。 女职工们有的拿来十
字绣， 有的拿来剪纸， 有的拿来
布艺 ， 有的拿来编织 ， 五花八
门， 精美漂亮。 如果不是这次比
赛， 大家都不知道咱们的女职工
这么多才多艺。

基层女工工作确实琐碎， 就
拿发放劳保用品来说吧， 毛巾、
肥皂、 工作服等十几种， 谁要什
么型号、 花色、 尺寸都要一一登
记清楚， 到劳保库去领。 有的女
职工领了毛巾 ， 觉得花色不好
看， 或者领了白色帆布手套， 想

换成米黄色的 ， 都找晓梅姐去
办。 晓梅姐也不嫌麻烦， 一趟趟
跑劳保库， 跟人家说明原因， 细
心调换好， 直到职工满意为止。

去年8月份， 厂里给女职工
进行了一次体检。 体检结束后，
细心的晓梅姐发现朱师傅情绪不
好， 就主动找她谈心。 原来， 做
B超时， 医生说朱师傅的甲状腺
长了三个结节。 朱师傅没什么文
化， 不知道咋办， 越想越害怕，
就背上了思想包袱。 晓梅姐当即
陪她到医院复查， 问明情况， 打
消了她的顾虑。 针对这种情况，
晓梅姐提议厂工会请医生到厂里
为女职工进行一次现场答疑讲
座， 普及健康常识， 受到大家的
一致好评。

这就是晓梅姐， 一名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基层女工委员， 却
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 服
务职工。

过去 ， 人们家里的东西不
多， 可每个家庭的孩子却不少，
女人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一样频
繁。 因为白天还要随生产队下地
干活儿， 许多女人到临产时， 才
会去叫接生婆， 在家里生孩子。

林嫂是村里的接生婆。 她当
时有40多岁，丈夫去世得早，家里
也有三个孩子，靠着接生的这门
手艺勉强过日子。 由于当时各村
待产的女人很多， 全指望她一个
人。加上她对人非常和蔼，手脚麻
利技术高超， 所以深得大家的信
赖。 林嫂隔三差五就得赶赴各家
去接生， 这一带的孩子大多是她
的一双手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每当女人快临盆时， 男人们
就会赶到林嫂家， 用自行车驮着
她， 来到快要临产的女人跟前。
林嫂的接生工具非常简单， 一只
搪瓷脸盆 ， 一把剪刀和一些草
纸， 提在一个大网兜里。 躺在土
炕上的产妇痛苦不堪， 林嫂却显
得异常镇静 ， 一边轻言安慰产
妇， 一边将那把剪刀放在火上烧
烤消毒。 她根据经验， 大致就能
判断出胎儿的体位是否正常， 生
产还需多长时间。

当时的农村， 人们重男轻女
的思想还比较严重， 大多的家庭
都希望生出来的是男孩。 凡是接
生到男孩， 林嫂可以得到两块钱
的接生费， 还可得到一个红包和
一条毛巾。 要是出生的是女孩，
那额外的收入可能就没有了。 但
对于林嫂来说， 最要紧的是保证
产妇母子平安， 她其实并不看重
这些钱财。

林嫂曾经碰到过大出血的产
妇 ， 孩子出生了 ， 母亲却离去
了。 当母亲的还来不及看一眼孩
子， 孩子没吃上母亲一口奶， 一
下子就阴阳两隔了。 这样的事虽
说不能完全怪接生婆， 但林嫂还
是深为不安 ， 陪那家人一起掉
泪。 往后的日子， 她还去做已生
产妇女的工作， 给嗷嗷待哺的孩
子寻找奶妈。

直到村上成立了卫生院， 有
了专门的妇产科， 人们才将产妇
送到卫生院去生产， 从此林嫂的
生意冷落了起来。没过多久，这种
旧式的接生方法被淘汰了。

林嫂是80岁时患病去世的 。
方圆百里经她手接生下来的孩
子 ，开枝散叶 ，绵延不绝。

苏男是我初中同桌 。 那天 ，
同学们私下议论： “苏男还有个
弟弟， 听说她爸不想让她上学，
只想让她去打工赚钱……”

仿佛知道学习是自己唯一的
出路， 苏男的努力， 几乎到了悬
梁刺股的程度， 为了心无旁骛，
她能一整天不和旁人说一句话，
偶尔有同学想和她说些什么， 她
便冷眼看着对方， 指指桌上的作
业本， 上面写着四个字： “拒绝
聊天。” 但她的成绩却总是和努
力成反比， 虽然拼尽全力， 她的
排名依然只能从后数。

期末， 学校组织成绩优秀的
学生到市里参加数学竞赛， 我被
老师选定 ， 但需要交50元的路
费。 周末回家， 我正要将这个好
消息告诉父母， 却意外地发现父
亲躺在床上， 右臂缠着厚厚的白
色绷带。 母亲说， 父亲连续干了
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 在极度
疲惫中扭伤了右臂。 想到父亲的
辛劳与痛楚， 我再也无法开口，
毅然决定放弃这次比赛。

周日晚上返校， 我久久不能
入眠， 想到自己就要与这次宝贵
的机会擦肩而过 ， 心里十分难
过。 熄灯后， 宿舍里渐渐只剩下
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我起身去厕
所。 刚到门口， 无意间掠过地上
一团灰色的阴影， 我好奇地仔细
看去， 心随即狂跳起来， 那竟是
卷在一起的几张钱币！ 我借着手
电微弱的光将钱币展开细数， 足
足有45块钱 。 我激动得浑身发
烫，天呐！ 有了它，我再省吃俭用
两天，就能去参加数学竞赛了！

我深知这样做并不光彩， 但
想象中数学竞赛的奖杯不断诱惑
着我， 我在进退两难中入眠， 梦
里都是试卷与奖杯的交叠 。 早
上， 我交了钱， 坐上了开往市里
的长途车。 虽然最后只取得了第
六名 ， 但对于小县城的学生来
说， 已是极大的光荣。

载誉而归后， 课桌上却空荡
荡的， 意外地没有苏男埋头苦读
的身影。 同学说， 苏男退学了 。
昨天早晨， 小菲发现她放在裤兜
里的钱不翼而飞， 于是， 生活困
难的苏男成了她首要怀疑的对
象， 苏男的父亲得知消息后， 风
风火火地赶来， 从课堂上强行把
她拖走了。 仿佛一记重拳狠狠地
砸在胸口， 我感到一阵一阵的钝
痛……但我没有勇气承担， 最终
选择了懦弱。

很多年过去了， 我常常想起
苏男作业本上 “拒绝聊天” 四个
大字和她埋头读书的侧影 。 年
前 ， 我辗转听说苏男后来嫁了
人， 生活还算平静， 但我依然愧
疚不已。 柏拉图曾说： “勇气是
一种拯救的力量。” 我多想时光
能够倒流， 回到那段青春时光，
给自己补上叫“勇气” 的一课。


